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天下糧倉—米肉







《作者：魔咬》

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

爐膛裏的火微微燃燒著，在爐子的旁邊，男人在默默的磨著自己的刀，他把刀拿起來對著太陽，刀刃反射出一絲陽光刺中了它的眼睛。



他將刀收回來，用手指輕輕的撫摸著刀背，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。



他面前的地上，躺著一個女人。



現在這個女人在沈沈的睡著，他在細細的欣賞這個女人，這個女人雖然穿著鄉間常見的粗布衣服，但卻難掩其天生麗質。



男人突然長嘆一聲，似在訴說自己命運的不公。



今年江浙大旱，旱災雖然以前也有過，但今年的旱災確是自己出生來絕未見過的，真可稱的上赤地千里了。



流民哀號死屍遍野，千村辟厲萬戶蕭疏，人家的牛羊騾馬因為餵不下去大都草草的宰了吃掉，他的屠夫是幹不下去了，只有到同鄉劉安的小飯館當個廚子，勉強混口飯吃。



即使如此，現在這口飯也快混不下去了。



突然院子裏傳來了腳步聲，他剛剛抬起頭，就見劉安推開門進來，興奮的說：



「老范，來生意了，前桌來了幾位爺，其中還有個女的。開口就說要吃米肉，扔了十兩白花花的銀子，這回咱們可以開工了！」



老範心中一喜，馬上站了起來，旋即又坐下，看著地上的女人，臉上現出猶豫的神色。



劉安看出他的為難之處，開口道：「老範，說實在的，這么漂亮的娘們，我也捨不得。可有什麼辦法啊，誰讓咱趕上了這年月、這光景。要是換個時候，

我劉安請八抬大轎，上全供，熱熱鬧鬧讓你跟這女人大婚。可是現在不行啊，你今天要是下不了這個手，咱們就過不了這一關，李員外明天就來要帳了…

…」



「行了，安子，我知道該怎么辦，」老範低聲說：「你就是信不過我老範的人，也該信得過我老範的刀吧。」



「行了，有你這句話就行了，我叫小四來幫你，我先去前面張羅著，」說罷劉安便向外走。走到門口，突然回過頭來：「你要不要先享用享用這個娘們，反正她要祭客人的五臟廟，不如先來快活快活。」老範微微點點頭。



「好咧，我去前面應付。你辦完事了叫小四幫你把這娘們料理了，別誤事啊。」說罷，一溜煙的走出門去。



老範回過頭來，打量躺在地上的女人。



她大大的眼睛緊閉著，讓人不禁生出憐愛之感。



老範稍稍想了想，便開始動手。



他先將這個女人的衣服除下，不多時，她赤裸的胴體就完全的呈現在眼前了。



老範不禁讚歎，與外表的纖弱不同，這女人的身材卻十分不錯，雙峰挺拔柳腰纖細，真當的上增一分則肥、減一分則瘦。



老範以前在窯子裏玩過的妓女，沒有一個比的上她的。



老範決定先把她弄醒，他拿起一盆水潑在她的臉上。



少頃，這個女人便微微的掙開了自己的雙眼。



老範馬上拿起刀，架在的她的脖子上說：



「不要出聲，要不然，我一刀就砍下妳的腦袋。」



女人顯然被嚇住了，過了一會才緩過勁來。「這是……什麼地方？你是誰……？」



「這是廚房，我是廚子，」老范又把刀壓的低了一些，「好了，現在我問一句，妳答一句，明白嗎？」女人微微點了點頭。



「妳，叫什麼？」



「柳……柳品月。」女人結結巴巴的答道。



「嗯，聽起來文縐縐的，像個大戶人家的閨女。我再問妳，知道自己現在該怎麼做嗎？」



柳品月搖搖頭，這是她才發現自己已經是一絲不掛，嚇得她用顫巍巍的聲音問：「你……你想幹什麼……」



「很簡單，聽我的就行了。」老范不由得柳品月分說，拿起一張膠布就糊在的她的嘴上。



接著二話不說，脫下自己的褲子，他的陰莖就像一根槍似的挺立。



老範沒有做任何前戲，分開柳品月的雙腿，徑直刺了進去。



柳品月還是未出閣的女人，再加上老範並不惜花，幹錮的陰戶如何受得了老範這根大強，處女膜瞬間就被貫穿，疼的她幾欲昏過去，兩行清淚隨臉頰滑下。



她本想反抗，奈何雙手被捆，只好由的老範去。



老范可管不了這麼多，壓抑了多日的欲火今時終於有了宣洩的出口，哪還顧的上是不是雛。



肉棒剛毅插入，便覺得柳品月的陰道實在是緊縮有力，讓他更加興奮，便更加用力抽插。



柳品月初時覺得疼痛，漸漸的陰道開始濕潤，多少也感覺到一些快感。



想來不管怎樣，自己這次是凶多吉少，不如此時多享受享受。如此想來，便也主動配合起老範的動作。



老範見她如此，更加把持不住，一股濃精，直射入柳品月的子宮去。



柳品月被熱流射入，頓達高潮，把持不住，竟然暈了過去。



老範壓了壓氣血，整好衣裝，把夥計小四叫了進來。



小四一進屋，便看到地上赤裸的柳品月，見她雙腿之間隱隱的出現一片血跡，便不滿的對老範道：「好你個老範，自己在廚房享用這漂亮娘們，居然不叫我一聲。好啊，這還是個雛，老範，沒想到你有好貨不讓大家分享，自己吃了獨食！」



「好了小四，這次時間少的很，實在是故顧不上你。下次有母菜牛，絕對忘不了你的。」老范便說邊將案子打掃乾淨。



「好，這是你說的，別忘了啊。」



「行了行了，我老範說話哪有不算數的。廢話少說，前面客人等著吃米肉呢，快把這頭菜牛宰了好做菜。」說罷，老範便叫小四一起把柳品月抬上了案子。



看到柳品月的美貌，小四不由得連連搖頭，直呼可惜。



「行了，我們先把她洗洗，再把她胳膊腿都剁下來。你先做兩道菜上去，我把她料理乾淨。」



小四聽到，點點頭同意。



於是老範拎起水桶，把柳品月從頭到腳都澆了一遍，隨後拿起刷豬的刷子，開始細細的刷起。



柳品月被水一潑即刻醒了過來，老範也不管許多，粗糙的刷子在柳品月細嫩的身體上刷來刷去，遇到乳房這些地方，反倒刷的更細緻。



可憐柳品月，渾身的皮膚被刷的通紅，刷子上粗糙的毛滑過她的敏感地帶時更是令她心癢不止，但口被堵不能言，只好默默的忍受這一切。



老範看到已經將菜牛洗得乾乾淨淨，於是拿起了自己的殺豬刀，磨的?亮的刀在陽光下閃著光芒。



柳品月看到老範拿起了刀，不止他想做什麼，心裏卻自然的生出了恐懼感。



老范看了看柳品月的雙腿，選好了位置手起刀落，把柳品月的右腿從根部砍斷了一半，刀已經碰到了骨頭，血猛地噴了出來。



柳品月只感到鑽心的疼痛，努力的掙扎起來。



在一旁的小四急忙按住他。



老范毫不猶豫的連砍三刀，把柳品月的右腿骨砍斷，柳品月哪能耐的住這份疼痛，再次不省人事。



老範看到她的傷口，急忙命令小四替她把血止住，自己則照樣把另外一條大腿齊根砍斷。



看小四把傷口處理完畢之後，拿起一條腿說：「小四，不要讓前面的幾位爺等的太久，我先用切點肉用蔥花遛一下，你把它端上去先。」



說罷，手起刀落，飛快的從柳品月與身體分離開的腿上剔出一堆肉條來，下鍋掌勺，不多時便成了兩盤色香味俱全的菜肴。



這般手段，看的小四不由得連連讚歎：「老範，你這兩下子，恐怕連蘇州一品居的主勺都比不上啊！」



老範沒有說話，抬抬手示意小四過去上菜。



小四會意，端著盤子轉身出了屋門。



老範走到案台旁邊，盯著柳品月看了一會。



這個女人因為大量失血臉色有點蒼白，但更是突出來一種讓人猶憐的味道，顯得更加美麗。



他沉默了少許，想決定了什麼似的死去了柳品月嘴上的膠布，掂起了一桶水潑到了柳品月的身上。



一方面為了洗去血污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把她弄醒。



柳品月恢復了知覺，她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下身的疼痛和空虛感。



她艱難的抬起了頭，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雙腿，疼痛和意外令她陷入歇斯底里的瘋狂之中，嘶啞的對老範看：



「你為什麼要砍斷我的腿，為什麼！」



「拿來做菜……」老範的回答異常的簡潔。



「你……你竟然吃我的肉，你還是人嗎？！」柳品月已經徹底的陷入了瘋狂。



老範沒有說什麼，又把膠布糊在她的嘴上。



在一次的拿起了刀，按住了柳品月，一刀就深深的切入了她的肩胛。



出乎意料的是，柳品月雖然再次因為巨大的疼痛而不住的顫抖，但卻沒有再次掙扎，留著淚的臉上，現出了一種倔強。



老範見他如此，手下不禁快了一些，柳品月的兩隻胳膊很快就擺在了肉案上。



在幫她止血後，柳品月稍微顯得安靜了些，但兩隻眼睛卻不住的在眨，像是有什麼話要說。



老範揭去了她嘴上的膠布並扔到了一邊，柳品月閉上眼睛，穩定了一下自己不斷顫抖的身體，深吸了幾口氣然後說：「幫幫忙，給我一個痛快的……」



「妳不想活了嗎……」少刻的沉默後，老範問。



「我這個樣子……」柳品月再次微微抬起了頭，眼角滲出星星點點的淚花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還能去見人嗎……求求你了，讓我死吧……」說罷閉上了眼睛，似乎是在等待那一刻的來臨。



老範剛要回答，背後推門聲響，小四興高采烈的走了進來，邊走邊說：



「老範，你的手藝真不是蓋的。幾位爺一邊吃一邊稱讚你好手藝……嘿，真是沒的說了。尤其那位女客，吃的連頭都不抬……」正說的高興，卻被老範打斷了。



老范擦了擦粘滿血的刀，淡淡的說：「手藝好有什麼用，還不是落到今天這個地步。現在，不吃別人，別人就會把我們吃了。哎……這世道……」



「哎……老範，別難過，誰讓咱運氣不好呢，」正在安慰老範的小四，這時看見了放在臺子上、失去了四肢的柳品月，「謔，老範，手腳夠利索的的啊。這麼快就能成一棒槌了。」



「她讓我給她一痛快的，我正準備下手呢。」老範看了看擦拭乾淨的刀，答非所問的說。



「等等，別急。這妞雖然現在是一肉葫蘆，可是她還有一騷逼。讓我享用享用你在動手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小四就急不可待的脫下了褲子，露出了自己黑紅充血的龜頭。



老范見他急色鬼的樣子，知道他已經忍耐不住了，只好順水推舟無奈的說：「好吧，不過幹完了記得清理乾淨，沒人願意聞你小子的臭味。」



小四也不聽老範的回答，衝到台前，雙手捧住柳品月的腰，霸王硬上弓般的就插了進去。一不小心碰到了她的傷口，引得她又是一陣抽搐。



柳品月雖然被老範破了身，可畢竟沒有什麼性經驗。現在一根比剛才大不少的肉棒插進來，叫她一時如何消受得了？



若不是剛才被砍手跺腳，忍耐的能力大為增強，現在沒准又暈過去了。



料想自己今天也難逃一劫，現在不如好好享受享受著最後的歡娛。



這麼一想，哪剛才還無比漲痛的密穴，突然冒出一種癢癢的，但卻無比舒服的感覺。令她不由得自己去迎合小四的動作，小四的肉棒被她一夾，興頭上來，更是加快的抽插的速度，柳品月也忍不住，嘴裏發出陣陣的嬌喘。



「老範……這妞……果然是上品啊，根寮子裏那些……根本就沒法比……哎，我倒是覺得她跟前面那位女客長的挺像……」說著，再次加快了自己的動作。



老範也不聽他說，走到臺子前面，看著失去四肢的柳品月春意盎然的樣子，到也覺得有意思的很。



柳品月究竟是沒出閣的姑娘，哪受得了小四這般擺弄，不多時就迎來了第二次高潮。



這次比第一次更為強烈，她的腦子一片空白，自己喊出的什麼都不知道了。



老範看準了這個時候，手起刀落，一刀就把柳品月的頭割了下來。



柳品月頓時感到一陣天旋地轉，眼前猛地一黑，眼再掙開時。只看到自己無頭的身體正在猛烈的抽搐，血直噴出好幾尺遠。她感到自己被老範提了起來，看著他無表情的臉，她想說些什麼，但是卻發不出聲音。漸漸的，她陷入了永久的黑暗……



柳品月被斬首，身體猛地一顫，肉穴緊緊的夾住了小四。



小四本來就亢奮的神經被她一夾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一股滾燙的濃精直噴入柳品月無生命的子宮中。



他連連喘氣，過了好一會才鎮靜下來。



老范把柳品月的頭放在肉案上。看小四緩過勁來，便吩咐說：「行了行了，你小子不要發春了。趕快去把她的腿切成肉片，我來做菜，前面等著要呢。」說著走到臺子旁邊，把無頭的菜牛翻了過來，熟練的用刀劃開了背上的皮，把靠近脊梁的肉一塊一塊的切了下來。



一邊切一邊說：「小四，你把那些肉片炒炒，等會我做個糖醋裏脊，這菜就齊活了。」



「知道了。哎，老範，我看她那奶子挺不錯的，不如作個菜端上去？」小四順口說。



「笨蛋，你把那奶子做成菜，眼利的一看不就知道我們用的是什麼肉了？」老範突然有點警覺，「切胳膊的時候，記得把指甲拔乾淨，免得露餡。」



「好好的一堆奶子，這不久浪費了……」小四嘟囔著。



「她的奶子騷逼我們留著自己享用，晚上我再給你露一手。」老範微笑著說。



「行勒，我就等著了……」



官道上，一輛馬車緩慢的走著，車中幾人仍在興致勃勃的談論剛才的佳肴。



「這菜做的真是不錯，做菜的師傅有一手。」米河衷心的讚歎。



「尤其是材料，這個年景，不知這米肉是什么東西，到也別有風味。」劉統勳意猶未盡的說。



「劉大人，我們馬上就要到地方了吧，」看到劉統勳點了點頭，米河回頭對柳禪月說：「到時候，我們就能知道令妹的下落了。」



柳禪月微微點點頭，轉瞬又若有所思的看著天空，愣了一會然後幽幽的說：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總是感覺見不到品月了，但是她又好像離們很近的、永遠也不會再分開的樣子……」



「柳姑娘放心，我們一定可以找到品月姑娘的……」米河安慰柳禪月。



「嘿，老範，你還真有一手。」小四邊吃邊稱讚。只見切的猶如一張紙薄的乳房肉片在鍋中被炸的金黃焦脆，幾人不停的往嘴裏送。



「那還用說，我老範的功夫還有假的？」老范邊說邊拿起了烤好的陰戶，一口咬了下去，「可惜這麼好的菜牛是很難在找到了……」感受著嘴裏肉的美味，老範回頭看了看擺在灶上柳品月的頭。她看著自己的肉體被一點一點的吞食，臉上卻毫無表情……



「不知道她現在在想什麼呢？」老範繼續品嚐著她的美味……



（ 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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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明星稀，柳蟬月獨自漫步在月影斑駁的小路上。這景色本應使人心曠神怡，可她的心中亂的像一團麻。



憑藉自己的聰慧，杭州城的饑民終於得到了活命的一口飯。可是她又得到了什麼？



她為米汝誠做了那麼多，不錯，老爺對她很好，可是老爺卻始終不肯對她施捨一點愛；



而米河呢？



柳蟬月喜歡米河，米河心中也有柳蟬月，但是當她看到盧蟬兒深情中又帶著一點嫉妒的眼神，看到小梳子依偎在米河身旁時臉上甜蜜的表情。



她明白了自己始終是要離開這個男人的，儘管她不需要走，儘管有那麼多的理由讓她留下，可是柳蟬月不會這麼做，她的心不讓，心結不讓。



妹妹依然是渺無音訊，龐管家的一片癡情，她只有來生再報了。



一陣秋風吹來，讓柳蟬月感到陣陣寒意。她不由得收緊了身體，抬起頭，看到天上的皓月。



月亮啊，千百年來，你把月光灑遍人間，就這麼孤零零的懸在天上，你是否也會寂寞，你也有一段無法實現的感情嗎？



柳蟬月大量四周，發現自己已經走出了很遠，前方的樹林中，微微的露出了一座廟宇。



回去是不可能了，不如今天就在這裏過夜，明天再想自己將要歸宿何方。於是，柳蟬月加快了自己的腳步。



柳蟬月扣響了山門，不多時，一個光頭和尚打開了一條門縫。看到柳蟬月，他顯得有點詫異，急忙行禮道：「天色已晚，不止女施主拜訪敝寺有何要事？」



「大師，夜色已深，小女子無處落腳，不知可否在貴寺借宿一晚。」柳蟬月恭敬的回答。



「這……空門之中收留女客，恐怕不大方便……」和尚面露難色。



「大師，出家人慈悲為壞，小女子實在無處落腳。何況只是借宿一晚，望大師行個方便。」柳蟬月微笑道。



「這……好吧，我去和師兄商量一下，今晚女施主就在廂房暫住如何？」



「多謝大師了，不知大師是何法號？」柳蟬月微微行了一禮。



「貧僧法號慧德，敢問女施主的名誨……」和尚還了一禮。



「小女子姓柳，勞煩大師了。」



「無妨，施主稍等，」慧德進了寺院，不久就轉回來道，「女施主，我師兄請您在廂房歇息，請隨小僧來。



慧德引柳禪月進了廂房，道：「女施主請歇息吧，小僧就不打擾了。」



柳禪月微微一笑道：「辛苦大師了，請代小女子向貴師兄謝過。」



「好，小僧告退了。」言畢，慧德出了廂房，走向了廟後。



禪房裏，慧法敲著木魚，輕詠經書。但他不是為了修行佛法，而是為了壓制腹中的饑火。



都道佛法能夠消除七情六慾，卻不知人身這臭皮囊始終被六欲所困，一日未成佛陀，便受一日煎熬。



況且佛法好似幼苗成參天大樹，欲望卻如烈火，轉瞬間便能燒他個乾乾淨淨。



慧德走進門來，看到師兄正在詠經，不敢打擾戰戰兢兢的安坐一旁。



「那女子安排得如何了？」稍頃，慧法先開口問道。



「安排在廂房，應該已經歇息了。」慧德答道。



慧法點點頭，接著問道：「慧德，你今天吃了什麼？」



「一碗稀湯。」一提到吃，慧德明顯泄了氣。



「覺得饑餓嗎？」



「肚子裏像火燒一樣，難受的很。」



「那為什麼不再多吃些。」



「那裏有的吃啊，師兄，我們恐怕明天連稀湯都沒得吃了。」



「吃的不是還有嗎？」



「吃的？在哪裡？我怎麼沒見到？寺中上上下下我都找遍了。」慧德打起了幾分精神。



看到慧德的急樣，慧法笑道：「飯食不是剛剛被你領進寺嗎？」



「師兄是說……」慧法明白過來，差點跌坐地上，「師兄，食人……來世可是要墜入餓鬼道的呀……」



「那又如何，反正你我佛法難成，今生都度不得，還談什麼來世？」慧發顯得波瀾不驚，好像談的是日常瑣事一般。



「但是，師兄，吃人總是……」慧德不知該從何說起，語無倫次。



慧法下得地來，長嘆一聲道：「慧德啊，這件事其實我早就考慮，從你說那女子來到的一刻，師兄就打定了想法。天意弄人，你看看寺中上下，不是跑了就是餓死，繞是你我身體強健，才勉強撐到了今天，卻也近乎油儘燈枯了。今天我們吃了這個女子，保住寺中香火，他日也能再積累功德，」



見慧德沉默不語，慧法突然問道，「慧德，你如今多大年紀了？」



「慧德今年二十有六。」慧德抬頭答道。



「碰過女人嗎？」



「當然沒有，我佛門弟子豈能貪戀色相……」慧德面頰發赤，低下了頭去。



「今天不是就有一個嗎，」看慧德有絲徐動心，慧法接著說道，「反正我們今天已經破了戒，索性破他個乾淨。慧德，你到底意下如何？」



慧德沈吟半晌道：「就依師兄所言。」



於是兩人出了禪房，直奔廂房而去。



進了院子，慧法舉手示意動作放輕。兩人摸到窗前，慧法捅破窗戶紙，向屋內窺去。



只見柳禪月躺在床上呼吸悠長，眼見睡意正濃。



於是兩人悄悄推開門，走了進去。也是柳禪月一路奔波辛苦，此時只是解衣而臥，並未脫下外衣。



兩僧躡手躡腳走到窗前。只見美人臥于塌上，月光映的花容，更顯冰肌玉膚，酥胸半露，直引得人心癢。



慧法見柳禪月毫無反應，一雙大手便毫不客氣的伸進衣內，抓住一對玉乳揉搓起來。



柳禪月白日裏奔波辛苦，此時睡的正沈。夢中惶惶忽忽見米河走到自己身邊，雙手伸入自己的衣中玩弄起自己的胸部，不由得春情盎然，口中微微發出叫聲，下身流出許多水來。



慧德看到她發起情來，便把手放入她的裙下玩弄起來。



柳禪月呼聲越來越大，慧法也不在客氣，脫光她全身衣物，掏出自己碩大的陽具，瞄準她的肉穴直刺了進去。



破處之痛讓柳禪月立刻醒了過來，睜眼不見米河少爺，卻見一胖大和尚趴在騎在身上，陽具不斷的在自己體內進出。



柳禪月想要擺脫，但終究身嬌力小，怎掙的過兩個大男人，呼喊也無人來救，不久便力氣耗盡不再掙扎。



同時痛楚漸漸淡去，身體內傳來麻酥酥的感覺到也十分受用，不由得沈溺與肉欲之中了。



沒過一會，慧法便把持不住，一股濃精直射在柳禪月體內。



柳禪月受此一激，腦子像被抽空了一般，白茫茫的沒了感覺，仿佛身居天外。



慧德看到師兄下來，也急不可待的拔出陽具幹了起來。



柳禪月隨心中不願，但無法抗拒自己的身體，不自覺的迎合起來。



一時間廂房內男歡女愛幾度干戈，直幹了大半夜方才鳴金收兵。



師兄弟二人稍式歇息，重又抓起柳禪月赤身裸體的走出門去。



柳禪月只道這二人想換個地方繼續泄欲，未曾在意。



直到兩人抓著她走入廚房，才感到事情部對，問道：



「我們來這幹嘛？」



兩僧也不回答只管走路。



柳禪月心下慌亂，想奪門而逃，卻被兩人拖回，推倒在桌子之上捆住，繩子緊勒入肉，柳禪月不禁呻吟起來。



見慧法拿著菜刀走近，柳禪月驚慌失措，卻掙脫不開繩索。只見慧法抓住一隻奶子，菜刀直向乳根砍入，鮮血流出，柳禪月連聲淒叫，慧法卻毫不在意，鋸了幾刀之後，柳禪月的乳房便離開了自己的身體，變成了慧法手中的一團肉。



慧德依樣畫葫蘆，割下了另一隻乳房。



柳禪月大聲呼救，慧法冷笑道：「不要白費力氣了，方圓十裏之內早就不見人煙，妳叫破喉嚨也沒人會來。」



柳禪月聞言不在吱聲，半晌才道：「求兩位放了我吧，我絕不把此事說出去。」



慧法冷笑道：「放了妳？就算妳不說，其他人會不問妳的一堆奶子為何不見了？既然已經動手，我們就不能停了。」言畢，將一隻玉乳放入鍋中蒸制，有吩咐慧德燒起油鍋。



柳禪月強忍劇痛，不由得破口大罵：「你們兩個賊禿，竟敢食良家婦女肉，玷辱佛堂，死後必下十八層地獄。」



「柳施主，看妳也是大家閨秀模樣，怎知人間的饑餓，要比十八層地獄更折磨煞人。死後下十八層地獄又如何，我二人若是死去，何以延續佛門香火？佛祖能割肉就鶴，施主就為了延續佛門，捨了這身吧。小僧為施主念一段超生咒，往施主早登極樂。得罪了，柳姑娘。」



慧法一邊說，一邊從柳禪月的手臂大腿上剃下一縷縷肉條來，扔進翻滾的油鍋裏。



柳禪月連連慘叫，轉眼之間，竟變成了一個渾身赤紅的血人。



慧德見油已經燒熱，便舀出一勺澆在乳房上，就聽到蹼呲蹼呲聲，轉眼間乳房變得金黃焦脆，香氣四溢。



慧德嚐了一口，外焦裏嫩甚是可口。急忙交給師兄品嚐，慧法吃過，也覺得甚是滿意。



慧法回頭看柳禪月，發現她的叫聲已越來越微幾近於無了。不由得搖搖頭，走上前去大聲說道：「眾生皆苦，早登極樂！」一刀砍下了柳禪月的頭顱。



只見柳禪月的身體顫抖許久，噴出許些血來，方才停住。



慧法低頭誦經，完後吩咐慧德將柳禪月身上的肉剃淨，醃成鹹肉以備所需。



師兄弟二人取出蒸熟的乳房切成小塊，吃到嘴裏，真是鬆軟甜滑，甚是好吃，炸出的肉條也是鬆脆可口。



轉眼間被風捲殘雲，吃的乾乾淨淨。



慧德剃光了肉，望著一堆骨頭發了愁。



慧法略一沈思道：「不妨，將骨頭還有衣物扔到蠟池之中，准能融個乾乾淨淨。」於是二人打掃乾淨廚房，藏好剩餘的肉，便將骨頭和衣服扔入蠟池。正在這時，有人扣打山門。



兩人急忙迎出，只見兩女一男站在門外。



未等他們開口，那男子急匆匆的先問道：「請問貴寺可有蠟池？」



兩僧心中一驚，剛想推說沒有，去聽到那較小的女子道：「我記得你們這裏有，快帶我們去！」二僧無法，只好帶他們去蠟池。



一進蠟池，二僧發現骨頭雖然融盡，但衣物尚存。慧法心道不妙，卻聽到那男子長嘆一聲道：「禪月果然應了誓，變成一根蠟燭。」



兩女子不由垂淚，較小的一女子道：「柳姐姐還是想不開，米少爺，你要善待柳姐姐的身後事。」兩僧聞言，這才放下心來。



那男子轉身對慧法說：「請大師把這一池蠟，做成一根巨燭，我要祭奠柳姑娘！」



半月後，寺中出了一根巨燭，據說，那是為了祭奠大災中死去的萬千餓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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